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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关于校园欺凌行为作用机制和干预措施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学生旁观者这一同伴群体受到的影响及

其可以发挥的干预作用。一些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受到的影响不亚于受欺凌者，同时旁观者在校园欺凌

中扮演的角色又影响着欺凌事件的发展走向。为了有效减少校园欺凌行为，鼓励旁观者积极保护受欺凌

者，文章进一步根据相关理论和研究，剖析了影响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干预意愿的因素，并结合国

外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中有关旁观者干预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我国未来从旁观者干预角度对校园欺凌行

为进行防控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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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echanism and intervention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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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ing mostly ignores the impacts of peer groups such as student bystanders and the interven-
tion roles they can play. Some bystanders in school bullying are affected as much as those who are 
bull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ole of bystanders in school bullying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bullying 
ev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school bullying,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bystanders to 
actively protect the bullied. According to relevant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ystander’s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school bullying. Then by 
integrating the latest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bystanders in foreign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school bull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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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指出，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

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

精神损害的行为。学校应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应及时制止和处理学生

欺凌行为；应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然而，一直以来，学校对校园欺凌所

采取的干预措施，大多忽略了学生旁观者这一角色受到的影响及其可以发挥的干预作用。 
校园欺凌的旁观者是指在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外，知道或目睹欺凌事件的同伴群体。随着对校园欺

凌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作为旁观者的学生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学校里的欺凌行为。一方面，

人们意识到大多数欺凌行为实际上都是在学生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研究指出，约 89%的被试

报告在当前学年目睹了学校的欺凌行为(Trach & Hymel, 2020)。校园欺凌事件的“涟漪效应”也会波及到

与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旁观者，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校园欺

凌作为一种力量强势方对弱势方实施的消极行为，当事人双方力量的对比将直接影响着欺凌事件的演化。

而旁观者群体所占的人数比例往往超过了当事人双方(González-Cabrera et al., 2020)，这使得旁观者在欺凌

事件中的立场和所发挥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傅纳，朱春月，解晓晨等，2022)。尤其是对于学校中的青少

年而言，当有人际关系问题时，他们更可能求助于同龄人，而不是成年人。研究表明，在旁观者强化欺

凌的学校，比在旁观者为受欺者辩护的学校，欺凌发生得更为频繁；被动旁观行为越多，受欺者的负面

后果越严重。反之，哪怕仅有一名旁观者站出来保护受欺者，都能缓解受欺者的焦虑和绝望的情绪(Lisa et 
al., 2014)。 

然而，已有关于旁观者干预效果的研究表明，尽管调查显示旁观者在态度上有意愿干预，实际行动

中却未必如此。我国学者张文新等人(2002)研究指出，中小学生对待欺凌问题在情感上比行为倾向上更积

极，表现为在情感认知上同情较多，但在行动上未必会去帮助支持受欺者，而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

由此可见，学校对校园欺凌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应该重视特有的同辈群体相互影响的过程对干预的价值，

鼓励和训练学生旁观者采取积极的行动反对欺凌行为，进而促进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反欺凌的校园文化

和安全氛围。以往旨在鼓励和训练学生旁观者积极行动的校园欺凌整体干预项目，实施起来大多需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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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时间投入，或需要整合较多的资源，而且没有专门针对旁观者这一群体进行课程的开发。最近以

Midgett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发了一个简短的、基于 STAC 课程的旁观者独立干预项目(Midgett et al., 
2015)，并在初高中生的校园欺凌干预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Midgett et al., 2016; Johnston et al., 2018)。这一

项目优化了传统的校园干预课程，以其耗时短、见效快、占用资源少、面向学生更广泛而受到关注，

对学校而言相对更具操作性。本文首先阐述了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受到的影响，然后分析了旁观者在

校园欺凌干预中的作用及其干预意愿和行动，进而梳理了影响旁观者干预意愿和行动的主要因素，并

重点介绍了基于 STAC 课程的旁观者独立干预项目的实施情况，以期为提升我国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效果提供参考。 

2. 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受到的影响及其干预作用 

2.1. 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受到的影响 

近年来，欧美国家掀起了对校园欺凌的研究热潮，从心理学逐渐拓展到教育学、社会学乃至公共卫

生等诸多学术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校园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角色受到了相当多的关

注，而目睹了校园欺凌事件的旁观者，却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校园欺凌的旁观者是指在欺凌者和受

欺凌者之外，知道或目睹欺凌事件的同伴群体。Rivers 等人(2009)指出，70%的学生报告说在学校看到过

欺凌事件(Rivers et al., 2009)。校园欺凌不仅对受欺凌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波及

到与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旁观者。 
大多数学生作为欺凌行为旁观者时，他们会感到困惑和孤立(Hutchinson, 2012)、与焦虑相关的皮质

醇水平升高，常常担惊受怕，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出现恐惧性焦虑和偏执(Carney et al., 
2010)。目睹欺凌却没能伸出援手，会让许多旁观者深感内疚，对自己和欺凌者感到愤怒，产生诸多负面

情绪(Midgett & Doumas, 2019)，这些消极影响让旁观学生注意力分散，无法安心学习，甚至会持续到旁

观者的成年阶段，表现出无法独断地解决问题、曲解个人的责任、出现一系列的反社会行为等(Saarento & 
Salmivalli, 2015)。此外，在某些问题上，旁观者报告的问题比直接卷入欺凌事件的学生更严重。例如，

旁观者比受欺凌的学生有更高的药物滥用和整体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比实施欺凌的学生有更大的焦虑

和抑郁风险(Midgett & Doumas, 2019)，并且与没有参与欺凌的学生相比，旁观者更可能报告无助和潜在

自杀意念的症状(Rivers & Noret, 2013)。 
因此本文认为，将旁观者纳入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体系，一方面将有助于上述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

响的旁观者走出校园欺凌事件的阴影；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发挥旁观者的第三方力量，影响校园欺凌当

事人双方对力量不均衡性的感知，从而达到减少校园欺凌的目的。 

2.2. 旁观者在校园欺凌干预中的作用 

旁观者不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受到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欺凌事件的发生与维持(Saarento, Boulton, 
& Salmivalli, 2015)。有研究显示，旁观者对校园欺凌的干预能潜在地面向至少 60%~70%的学生(Rivers et 
al., 2009)；当旁观者干预或保护受害者时，欺凌行为会减少(Thornberg et al., 2012)；旁观者的态度类型与

班级欺凌频率之间有着强相关，持协同欺凌态度的旁观者越多，班级的欺凌行为就越多；持反对欺凌态

度的旁观者越多，班级中的欺凌行为就越少(Hawkins, Pepler, & Craig, 2001)；哪怕仅有一名旁观者站出来，

都能缓解受害者的焦虑和绝望的情绪(Salmivalli & Poskiparta, 201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强调旁

观者在欺凌事件中的作用(Sainio et al., 2011; Gini et al., 2008)。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同伴群体是对其心

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能够满足青少年交往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进而促进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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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校园欺凌的欺凌者而言，实施欺凌的动机之一便是追求在同辈群体中的存在感、权力和崇高地

位(Salmivalli, Huttunen, & Lagerspetz, 2010)。大多数欺凌情况下，欺凌者选择有其他同龄人在场的时间和

地点对受欺凌者进行公开辱骂或者嘲弄。许多旁观者不是阻止欺凌，而是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暗示表达

了欺凌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趣的、令人愉悦的，这强化了欺凌者的行为(Houghton, Nathan, & Taylor, 
2012)。例如，当欺凌发生时，旁观者可能会笑或者欢呼，这让欺凌者感觉很有价值，进而很可能延长欺

凌事件的持续时间。一些旁观者甚至更加积极的帮助欺凌者抓住目标儿童，防止受欺凌者逃跑。即使旁

观者在一旁观看而不发声，也会使得欺凌者认为欺凌行为不仅是可以被容忍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对于校园欺凌的受欺凌者而言，有同班同学支持和保护的受欺凌者比没有支持和保护的受欺凌者处

境要好。得到同伴保护的受欺凌者不那么沮丧和焦虑，他们有更高的自尊，比没有同伴保护的受欺凌者

更少被同伴所拒绝(Sainio et al., 2011)。亲社会的朋友可以帮助受欺凌者不产生报复行为。比如，他会劝

告说：“考虑下你这样做之后的结果”。同时也有助于帮助受欺凌者自我效能感的恢复，比如，通过冷

嘲热讽欺凌者，传递给受欺凌者“他不值得你这样做”这样的信息，来帮助受欺凌者抑制愤怒，让受欺

凌者在不能实施报复时，感觉面子上有所挽回，起到安抚受欺凌者的作用。同时，这个行为在受欺凌体

验和立即反应之间起了延迟反应作用(黄妍，王卫红，2015)。此外，对曾在上学期间受到欺凌的成年人的

访谈表明，与过去发生的欺凌有关的最痛苦的记忆往往与没有人关心的感觉有关，而不是欺凌者的攻击。

所以，即使只有一个旁观者站在受欺凌儿童一边表示支持，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旁观者对校园欺凌的应对也会对学校的安全氛围产生影响。比如，有实验研究表明，欺凌会负面地

影响学生感知到的在学校的安全感，周围同伴群体的行为也会对个体感知到的安全感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当旁观者帮助受欺凌者时，被试的安全感最高(传递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欺凌在同伴群体中不被接受)。
在旁观者不作为的情境下，安全感的平均得分低，这也说明了被试不把旁观者的不作为行为解读为中立

反应，而当作是默许欺凌的行为(Gini et al., 2008)。 

3. 旁观者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意愿与行动及其影响因素 

3.1. 旁观者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意愿与行动 

虽然旁观者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进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关于旁观者的研究大多发现，校园

欺凌的消极旁观者(包括置身事外者、煽风点火者和欺凌协助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积极旁观者(保护者)
所占的比例。许多学生不赞成欺凌行为，但愿意站出来成为保护者的远比沉默者少。大多数旁观者并不

寻求帮助受害者，他们只是被动地看着(Salmivalli, 1999)。 
尽管调查显示旁观者在态度上有意愿干预，但实际行动中未必如此。在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受访

学生说他们会做些什么来帮助身体和语言上的欺凌受害者，但许多人在欺凌真正出现时却根本没有这样

做。Bellmore 等人(2013)研究表明，当被问及假设有欺凌情况发生时，大多数儿童都报告表示愿意进行干

预，但切实采取保护行为的报告却很少(例如，92%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愿意干预，5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

愿意切实采取干预措施)。Barhight，Hubbard 和 Hyde (2013)指出，当孩子们被简单地问到他们对欺凌的

感受以及他们是否会干预时，他们倾向于提供社会需要的答案，但通过同伴报告和实验观察到的，倾向

于对欺凌事件进行积极干预的儿童分别只占 17%和 25%。 
经常有旁观者报告说，他们不代表受害者进行干预，而是充当强化者或局外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能阻止欺凌(Hutchinson, 2012)。相比之下，当旁观者作为“保护者”，帮助受欺凌的同伴进

行干预时，他们对受害者的责任感增强，并且自身也能从中受益(Pozzoli & Gini, 2010)。比如，自信心增

强、孤独感减少、社会支持增加、焦虑减少。 
由此可见，需要进一步了解影响旁观者干预意愿的因素，进而引导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发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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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干预作用，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重复发生。 

3.2. 影响旁观者干预意愿与行动的因素 

根据 Latane 和 Darley 提出的旁观者行为模型，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旁观者而言，他们的行动需要迅

速整合认知、情感和社会信息。研究表明，旁观者的行为，特别是保护受欺者的行为，取决于旁观者的

社会能力以及与保护行为相关的自我效能感(Pozzoli, Gini, & Thornberg, 2017)。同龄人的期望(Pozzoli & 
Gini, 2010)、目睹欺凌时的情绪反应及个人移情能力(Pozzoli, Gini, & Thornberg, 2017)和道德推脱

(Doramajian & Bukowski, 2015)等因素也会影响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行为。总体而言，他们与被卷

入欺凌事件的人的关系(包括受欺凌者、欺凌者及其他旁观者)、他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应对方式，以及他

们能否成功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影响他们的干预意愿与行动。 
一方面，根据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个体在相应情境中的道德决策主要受人际关系和道德动机影

响，人际关系的远近程度会影响个体道德决策的结果。旁观者与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关系会影响他们的

干预意愿。例如，当被问及将如何应对假设的欺凌情景时，大多数旁观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帮助朋友

(Bellmore et al., 2013)。与非朋友相比，朋友受到伤害时，旁观者更有可能采取各种形式(包括敌意报复)
的防卫行动；当受欺凌者不是朋友时，旁观者更有可能加入欺凌或什么也不做。而潘梅桂(2019)的研究则

指出，无论是朋友还是不认识的同学，旁观学生对受欺凌者的助人行为倾向都低于助人情感态度。同样

地，当被要求回忆现实生活中的欺凌事件时，与欺凌者关系密切的旁观者，试图为受欺凌者辩护的可能

性显著降低。当旁观者与受害者和欺凌者都是朋友时，他们倾向于尝试扮演调停或避免欺凌发生的角色，

以保护他们与双方的关系。与保护者相比，被动旁观者则不太可能报告自己是受害者或欺凌者的朋友，

这样会让他们觉得需要介入的社会责任更小。 
另一方面，根据班杜拉的社会认知代理理论，特定活动或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即，对成功行为能力的

信念)与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有关。如果年轻人觉得无法为脆弱的同伴挺身而出，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这样

做。研究发现，旁观者的社会自我效能感(即保护自我效能感和阻止同伴攻击的集体效能感)与保护行为呈

正相关，与旁观者的被动行为呈负相关。事实上，Gini 等人(2008)指出，当欺凌发生时，倾向于保护受欺

凌者的旁观者与保持被动的旁观者之间，在社会自我效能感方面存在差异。可见，社会自我效能是旁观

者干预欺凌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Barhight，Hubbard 和 Hyde (2013)指出，应该进一步强调儿童对抗同伴

(恃强凌弱者)的自我效能感对校园欺凌旁观者干预的正向预测作用。而 Pöyhönen，Juvonen 和 Salmivalli 
(2012)则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和期望理论，指出保护相关的自我效能感与旁观者的保护行为呈正相关，与保

持中立负相关，与强化欺凌者无关。 
根据情绪利用理论，积极和消极情绪均可导致适应性行动(Izard et al., 2008)。例如，恐惧/担忧可能会

导致人们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愤怒可能会让人有力量面对困难的对抗。目睹欺凌时的情绪反应是影响旁

观者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其中，愤怒是预测旁观者对受欺者进行保护的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有研究

指出，青少年在感到愤怒时，试图阻止欺凌或安慰受欺者的可能性是五倍以上(Trach & Hymel, 2020)。青

少年在扮演被动旁观者的角色时，会比扮演欺凌者感到更多的羞耻和内疚(Conway et al., 2016)；青少年旁

观者在目睹社会排斥时会比目睹故意伤害时感到更多悲伤，但为受害者感到难过并不一定与更大的干预

可能性有关。尽管悲伤和内疚感与欺凌呈负相关，与保护受欺者呈正相关，但保护受欺者和被动旁观者

都表现出对他人的高度同情。而体验到自豪感与成为欺凌者朋友的愿望正相关(Jones et al., 2009)，与为受

害者感到抱歉呈负相关(Jones et al., 2011)。 
此外，学生在应对欺凌情景时报告的应对策略解释了他们作为旁观者的反应差异。比如，将建设性

行动(例如，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作为有效应对策略的学生，在目睹同伴被欺凌时，更有可能报告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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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进行干预，保护受欺凌者(Batanova et al., 2014)；而当学生报告认为攻击有效时，他们不太可能代表受

欺凌者进行干预；将自责作为有效应对策略的旁观者，更有可能表现出亲欺凌行为的增加和保护行为的

减少；将忽视(情境和欺凌者)、选择逃离作为应对欺凌的有效策略的学生，在目睹同伴被欺凌时，干预意

愿减少，倾向于保持被动，试图置身于欺凌情境之外(Donoghue et al., 2014)。而 Parris 等人(2020)则指出，

那些倾向于将忽视(情境和欺凌者)作为有效应对策略的旁观者，可能因为不那么害怕欺凌者，从而更可能

采取保护受欺凌者的行为。 

4. 国外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中的旁观者干预 

4.1. 综合性干预项目中的旁观者干预 

自挪威学者 Olweus 领导全国性的反欺凌运动以来，英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纷

纷结合本国的实际，进行了各具特色且卓有成效的校园欺凌干预研究，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学校干预

方案。但从干预对象来看，大多数干预方案是针对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心理与行为问题而实施的个别干

预方案，比如冲突解决课程、社交技巧训练、自信心训练课程。 
近年来，有些基于社会心态系统的综合性干预方案包含了教师、家长与整个班级里的学生。比如芬

兰的 Kiva 项目就很重视同伴支持在校园欺凌干预中的重要作用。KiVa 项目(Kiusaamista Vastaan 的缩写，

意为“反对欺凌”)将旁观者角色区分为保护者、置身事外者、欺凌协助者和煽风点火者四类，旨在减少

旁观者的被动或消极行为，推动旁观者尽可能地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发挥保护者的作用。该项目通过建立

KiVa 项目组和学校项目组网，向教师提供反欺凌培训设备和材料，改变旁观者角色；向家长提供反欺凌

指导，积极协作解决欺凌问题；向包括旁观者在内的全体学生提供反欺凌课程、网络游戏和“反欺凌街

道”论坛，唤起旁观者对受欺者的同情心，建立同辈守护的责任感，从而在欺凌事件中帮助和保护受欺

者(Salmivalli & Poskiparta, 2012)。 
在唤醒旁观者保护弱者的意识的同时，有的干预项目还关注旁观者保护弱者的能力和方式，比如同

伴调停训练(peer mediation training)关注的就是旁观者作为调停者在欺凌事件中的干预方式，让学生通过

模拟调停和角色扮演的方式，学会调停的方法和技能；又比如“挺身而出”(Stand Up)项目，通过对旁观

者进行赋权阻止欺凌，引导旁观学生掌握对被欺凌者和欺凌者双方进行有益调停的最佳时机，使得潜在

的旁观者们习得恰当的方式调解欺凌现场的矛盾，达到既保护受欺者又能让保护者全身而退的效果。 

4.2. 独立的旁观者干预项目 

尽管有研究指出，以学校为基础的综合性干预项目被认为是干预欺凌的最佳实践，改善欺凌情境中

的旁观者行为是对抗欺凌的重要中介，但综合性干预项目对许多学校来说很难实施。因为需要投入大量

的学校资源和时间投入，既需要教育专家(或指导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和家长能够长期致力于项目实施，

还需要近 900 分钟的教师课堂授课，是时间密集型项目。这就使得项目的实施变得困难，尤其对于教育

资源不发达的地区而言，缺少可行性和持续性。 
事实上，除了上述历时较长且具有综合性质的干预方案，近期以 Midgett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发的

一个简短的、基于 STAC 课程的旁观者干预项目备受关注，甚至出现了便利的在线课程，并在初高中生

的校园欺凌干预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基于 STAC 课程的旁观者干预项目专门关注旁观者的心理教育，教会学生分辨欺凌行为，转变对于

欺凌者与受凌者的观念，提高旁观学生干预欺凌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并以受欺凌者的“同辈守护者”身

份对欺凌行为进行干预。该课程由四个干预策略构成，分别为“中断欺凌行为”、“转变欺凌行为”、

“陪伴受欺者”和“引导欺凌者的同情心”。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7304


付美云 等 
 

 

DOI: 10.12677/ap.2022.127304 2563 心理学进展 
 

“中断欺凌行为”(Stealing the Show)指的是“同辈守护者”能够认识欺凌的含义(包括分类和角色)，
辨认欺凌情景，并明白其危害性，愿意制止。比如，让“同辈守护者”在遇到欺凌情景时，可以用幽默

的笑话或哪怕看起来愚蠢的行为(装傻假装绊倒，等等)，转移在场学生的注意力，中断原本要发生的欺凌

行为。 
“转变欺凌行为”(Turning it Over)指的是教“同辈守护者”学会辨认可靠的成年人。比如，当欺凌

事件是身体上的欺凌时，或者“同辈守护者”不知道应该如何干预时，可以及时告知并求助成年人。 
“陪伴受欺凌者”(Accompany Others)指的是指“同辈守护者”可以给予受凌者陪伴，让受凌者慢慢

走出被欺凌经历造成的痛苦，感觉自己并不孤独，至少还有“同辈守护者”关注他们。比如，花时间和

受欺凌的同学在一起，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共同的活动(如打篮球或散步等)。 
“引导欺凌者的同情心”(Coaching Compassion)指的是“同辈守护者”可以在欺凌发生期间或之后

告诉欺凌者他(或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让欺凌者换位思考去理解被欺凌学生的感受，培养其对被欺

凌者的同情心。比如，“同辈守护者”者可以尝试和欺凌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者寻找低年级的欺凌者(会
对高年级的旁观者表现出尊敬)培养其对受欺者的同情心。 

具体课程形式可分为教授法和角色扮演法，教授法的教学组成包括一份有关欺凌的视听材料和让学

生进行“STAC”策略的小组练习，角色扮演包括让学生以年级单位划分小组，每个小组由培训者带领着

进行角色扮演。课程内容包括教授学生辨认不同的欺凌情景、提高干预欺凌的策略认知，并且拥有干预

欺凌情景的信心。所有项目结束后每位学生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一个“STAC”策略，签订“拒绝欺凌，从

我做起”的志愿书。干预过后，培训人员每个月会定期与“同辈守护者”相见，确保他们的情况、提供

一定的帮助，并采用头脑风暴法优化“STAC”策略的使用。 

5. 对我国未来针对校园欺凌进行干预的启示 

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首次从国

家层面提出对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的要求。2018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

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五级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责任体系和制度

体系。2020 年 10 月 17 日，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

过，该法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校园安全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校园欺凌问题

防治的迫切性。 
如同国外早期的干预方案，目前我国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正积极通过立法和舆论引导等方式

来明确校园欺凌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在学校层面上，正努力通过各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校园氛围

和文化的改变等方式来净化校园欺凌赖以滋生的土壤。然而与国外一些成功的干预经验相比，我国当前

对于校园欺凌的干预对策，大多从教育改变欺凌者或者受欺凌者的角度着手，或从国家、学校、家庭等

方面寻找合理对策，却很少将校园欺凌事件看作一个具有群体特性的过程。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与不涉

及团体互相影响过程的项目相比，将团体互相影响过程考虑进来的项目(例如，关于欺凌的同伴咨询、KiVa
项目、STAC 课程)已显示出欺凌显著的减少了(Lee, Kim, & Kim, 2015)，体现了通过特有的同辈群体互相

影响过程进行干预的价值。 
今后我国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实践需要进一步关注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身心健康受到的影

响，并尝试引导学生旁观者发挥他们“同伴影响”的作用，由“被动旁观”转变为“站出来者”，在目

睹欺凌时进行一些亲社会的保护行为，积极干预校园欺凌行为。比如，学校可以在注重德育教育、树立

道德责任感和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强化公民正义感的基础上，侧重培养学生旁观者成为行动型的道德

主体，尝试借鉴国外近期开发的基于 STAC 课程的旁观者干预项目，通过参与系统课程的培训、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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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等方式来增强旁观者对校园欺凌的警觉意识，同时提高旁观者保护受欺者的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技能(用
幽默转移当事人双方注意力、有效陪伴受欺者、寻求可靠的成人帮忙、引导欺凌者对受欺者的同情心，

等等)，并引导学生旁观者在面对校园欺凌事件时，采取建设性行动(例如，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作
为有效应对策略。 

此外，可借鉴近期校园欺凌防治方面的新思路，重视低龄儿童旁观者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指出，社会情感能力是识别情感和管理情感的能力，社会情感学习能够增加学生的

亲社会行为，减少诸如欺凌的问题行为。近期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情感学习的视角探索预防校

园欺凌的长效机制和溯源性举措(何二林等，2019)。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低龄儿童旁观者的社会情感学

习能力对其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干预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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